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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個世紀三○年代前後，北京乃至其他一些地方，「堂會」很是

盛行。所謂「堂會」，即達官貴人、軍閥官僚或富豪人家，大凡遇

有婚壽喜慶，將著名演員請到家中，或借一家飯莊，或在某處花

園臨時搭台演唱，招待賓客，與眾同樂，謂之堂會。像前面說過

的薛宅堂會、馮府堂會等，即是。

最初堂會戲多見於清朝王府及內務府官宦人家，而漢旗官員中演

堂會者極少。不過，到民國以後，情形就不同了，幾乎是每個當

官的，甚至一些銀行界人員，都經常要演堂會。據說這個風氣首

先是由大名鼎鼎、倡導民主的梁啟超開的頭，因梁先生和梅蘭芳

的一個朋友很熟，適逢他的老太爺（父親）壽誕之日，大家說應

該慶祝慶祝，就演一場戲吧！於是梁啟超就託朋友轉請梅蘭芳到

府演唱。那次連宴席帶演戲，共花了四百多元。這個數目在民國

初年，是相當可觀的，就連當時竊國大總統袁世凱聽了都說了一

句「好闊」。自梁先生開了頭以後，堂會戲日見其多。最初還只是

總長次長階級（相當於今天的部長級），後來司長，各銀行經理，

再往後科長科員、銀行職員等人，也緊緊追隨。其實舉辦堂會，

表面上是為老父或老母祝壽，以盡孝道，而有的實際上是自己想

借父母之名出出風頭；有的則是因為看見別人這麼搞了，自己也

有父母，遇到生日，如果無聲無息，未免相形見絀，自己不夠面

子。

為爭面子，那時演一次堂會，至少也需二百元，後來慢慢漲到

一千元，到三○年代初，較大的堂會都在二千元以上，最大的達

到五、六千元。其中仍數梅蘭芳最紅，所得的堂會錢也最高。

前文曾說過，那時的北京城，男女伶人還是不許同台，但卻可以

在堂會戲裡合演。因而梅、孟在堂會上相遇的機會也就越來越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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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是王克敏的半百生日。王是浙江餘杭

人，清末任留日學生監督，後任中法實業銀行、中國銀行總裁，

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立偽華北臨時政府，王任

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和漢奸組織新民會會長，成了漢奸。抗戰勝利

後被捕，畏罪自殺。

此人是個戲迷，更嗜賭博，而且賭的都是大牌，所謂豪賭。一局

下來，輸去一、二十萬元，無足為奇。相傳當時北京一班官僚的

豪賭，都不用現款，而以自己的資產為賭本，住宅別墅、書畫古

董、股票證券，甚至是小妾姨太太，都可作為抵償。這些官僚還

很講究賭品，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像那班武人們，贏

了狂呼大吼，得意忘形；輸了粗言穢語，恣意罵人。據說，賭品

以王克敏為最高，無論輸多少，泰然處之，口中咬的雪茄煙，灰

有一寸多長，可以長久不墜。

當時王克敏擔任財政總長，又兼銀行總裁，既是戲迷，過生日當

然要大唱堂會戲。這天，賓客如雲，名伶齊集。風華正茂、名滿

京城的當紅鬚生孟小冬和舉世聞名、眾人交口稱讚的青衣花衫梅

蘭芳，自然均在被邀行列。

在酒席筵前，大家正在商量晚宴以後的戲碼，座中忽然有個人提

議，應該讓孟小冬和梅蘭芳合演一齣《游龍戲鳳》，提議者，就是

上節文中提到的那位報界人士、人稱夜壺張三的張漢舉。他說：

「一個是鬚生之皇，一個是旦角之王，皇王同場，珠聯璧合。」眾

賓客聽了哄堂大笑，全體贊成。接著他還補充理由說：「這戲平

日也有男女合演的，都是男扮正德女扮鳳姐，難免矜持顧忌，若

改為女扮男，男演女，來個顛倒陰陽，扭轉乾坤，豈不別開生面，

皆大歡喜。」一群喜好熱鬧的朋友自然也隨之附和。一批梅黨包

括馮六爺（耿光）在內，見眾人如此，盛情難卻，同時也認為總

不能每次都唱《坐宮》，也就順著眾意，懇請梅孟二位賞臉。誰

知這二位都二話不說，洗臉化妝，粉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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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龍戲鳳》又名《梅龍鎮》，故事出於《正德游龍寶卷》。說的

是明朝武宗朱厚照（即正德皇帝）微服出京巡視，遊至大同梅龍

鎮，住李龍客店。入夜，李龍外出巡更，其妹鳳姐操持店務，為

武宗遞茶送酒，正德帝見鳳姐品貌出眾，聰明伶俐，甚愛之，乃

加調戲。後實告以自己是當今皇帝，封鳳姐為妃。

這是一齣生、旦對兒戲，唱做並重。梅蘭芳這個戲常演，並多次

與余叔岩合作演於堂會；而孟小冬這個戲雖然師傅教過，但在此

之前尚未演過。這次出乎意外，搞突然襲擊，事先不知，原以為

還是唱一齣《坐宮》。現在想現排也來不及了，只好「台上見」。

所謂「藝高人膽大」，十八歲的孟小冬，在從未正式登台演出過此

戲情況下，居然敢和梅大師「台上見」，連她的師傅仇月祥在台

下也為之捏把汗，擔心把戲唱砸了。其實早先的演員大多有這樣

的本事，只要是按照老本老詞演唱，循規蹈矩，一絲不苟，一句

不改，雙方都有一定的交代，再加上本身具有一定的舞台實踐經

驗，也就準能把戲演下來，絕不會僵在台上。

不過，這次雖然也只有兩個人的對兒戲，但比起《坐宮》、《武家

坡》要繁難得多。主要是難在身段動作上，前者主要是唱，動作

較少；而這齣戲本身就充滿浪漫，生旦之間有許多打情罵俏的場

面。如：

正　德：「這梅龍鎮上好高大的房子呀。」

李鳳姐：「房子房子，我打你一盤子。」

正　德：「妳怎麼打起為軍的來了？」

李鳳姐：「你看你這個人哪，進得我們店來，上也瞧瞧，下也看

 看，像我們女孩兒家有什麼好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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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德：「大姐長的好看，為軍的愛看。」

李鳳姐：「軍爺愛看？」

正　德：「愛看。」

李鳳姐：「那你就看上一看。」（鳳姐面朝外，叫正德看）

正　德：「大方得很，我倒要看看。」（正德看鳳姐，先看胸，再 
 看頭，再看腳，用扇擊掌）

正　德：「好。」

李鳳姐：「你再看看。」

正　德：「怎麼，再看看，再看看又待何妨呢，再看看。」（看身 
 後，先看頭，再看腳，再看腰，用扇擊掌）

正　德：「哎呀，好好好。」

李鳳姐：「你再來看上一看。」

正　德：「不看了，看夠了，就不看了。」

李鳳姐：「我若不看你是我們店中的客人，我就要罵你呀！」

正　德：「怎麼，妳要罵我？」

李鳳姐：「不但罵你，我還要打你呢。」

正　德： 「妳還要打我，哎呀呀，為軍的出世以來，不曾挨過打呀，
今日就借大姐的一雙玉手打上幾下，為軍的倒要嘗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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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妳來打。」（正德側身以扇示頭，教鳳姐打鳳姐舉

盤欲打又停）

李鳳姐：「待我來打，哎呀我不打了。」

正　德：「為何不打呀？」

李鳳姐：「我怕軍爺你著惱哇。」

正　德：「為軍的不惱就是。」

李鳳姐：「軍爺不惱？」

正　德：「不惱。」

李鳳姐：「如此我就打、打、打，呀呀啐！」（鳳姐舉起茶盤朝正  
 德的左右肩、頭頂虛晃三下，打完轉身掐腰，右手高舉  
 茶盤亮相跑下）

再如：

李鳳姐：（唱）「用手兒斟上酒一樽，遞與軍爺飲杯巡。」

正　德：（唱）「故意兒將她戲一把，看她知情不知情。」（這  
 裡，李鳳姐邊唱邊斟酒，邊遞酒，而正德以左手在接酒  
 時，乘機故意用小指甲搔鳳姐的手心，鳳姐急躲揉手，  
 正德飲後說道：「乾。」）

正　德：（念）「乾。」

李鳳姐：「乾你娘的心肝。」

錯
愛
的
絕
世
情
緣‧

梅
孟
結
合



130

閱
讀
經
典
女
人

孟
小
冬

正　德：「妳為何罵起來了？」

李鳳姐：「人家好意為你斟酒，為什麼故意搔我哇？」

正　德：「這，為軍的這些天來未曾跑馬射箭，指甲養得長了，  
 搔了大姐一下也是有的。」

李鳳姐：「我的指甲也是長的，怎麼搔不著你呀？」

正　德：「哎呀呀，原來大姐是個好佔小便宜的人哪，妳來看，  
 為軍的一雙粗手，就請大姐妳來搔上幾下可好哇。」

 （正德邊說，邊將雙手伸平，遞向鳳姐）

李鳳姐：「待我來搔，把手放平些。」

正　德：「放平些。」

李鳳姐：「如此我就搔、搔、搔，啐！」

在這段表演中，李鳳姐要正德把手放平些，正德即把雙手心向上

平放，但中指卻故意上翹，當鳳姐伸手來「搔」時，反而被正德上

下點搔了手心，並且在一剎那間拉住了鳳姐的雙手，鳳姐掙脫開

後，向正德「啐」了一口，然後接唱〔快板〕。（略）

這天孟小冬是由師傅仇月祥替她化的妝，將頭上的網子勒得比較

高，看上去覺得長眉入鬢，帶有點武生氣，眼皮上的紅彩抹得稍

重一些，帶點浪漫氣息，像舊時的軍官，但又保住了皇帝的身分。

孟小冬演來顯得落落大方，非常瀟灑。

當然，這兩段玩笑鬧劇，梅蘭芳、孟小冬都是按照劇本上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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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兒和要求來表演的，既不馬虎敷衍了事，也沒過於瘋癲演出了

格。特別孟小冬演得中規中矩，左右逢源，與梅蘭芳配合得天衣

無縫，滴水不漏，符合這個風流天子正德皇帝的人物個性和儒雅

氣質。而梅蘭芳扮演的村姑李鳳姐，按花旦而帶有閨門旦的路數

表演，身段比較複雜，有掀簾、捲簾，還要高舉茶盤亮相，耍線尾

辮子等等。由於梅有深厚的功底，所以演來天真爛漫，輕鬆自如。

雖然他們二位把劇中人都演活了，但今天與會的眾多賓客朋友在

下面觀賞時，卻帶著特殊的目光來注視舞台上的表演。他們要看

一看正值妙齡年華、情竇初開的孟小冬如何主動去調戲梅蘭芳扮

演的那個情竇初開的村姑？儘管孟小冬扮的皇帝，是帶著長長的

髯口（鬍鬚），而梅蘭芳扮的是活潑天真的少女模樣，但是觀客

心裡還是把他們陰陽顛倒，當著舞台下的面貌來看待。因此台上

梅孟表演戲耍身段動作時，台下簡直是炸開了鍋，人人起哄，不

斷地拍手，不停地叫好。尤其夜壺張三吵得最厲害，因為這個戲

是由他提出來的，更是得意洋洋，大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

啦！」梅黨中堅分子、文人齊如山當場就向馮耿光說：「這確是天

生一對，地設一雙。成人之美，亦生平一樂，六爺若肯做點好事，

何妨把他們湊成一段美滿婚姻，也是人間佳話。」另一梅黨成員

李釋戡也說：「從經濟效益角度考慮，如果梅孟一旦結合，婚後

出台合作演出一些生旦對兒戲，肯定會有極大的市場。」夜壺張

三在邊上馬上補充說：「那就開一家夫妻劇場！」馮耿光當時聽了

一笑置之，但心中卻也在盤算這檔事，覺得頗有幾分道理。

齊如山為梅孟的結合，為何極力拉攏？那是因為他對梅的第二房

夫人福芝芳不滿，認為梅的原配夫人王明華現在重病在身，被送

到天津療養，就是被福氣出來的，心中頗為不平。又因見福不僅

善於理家，而且對梅把持甚緊，甚至連梅的一批摯友上門，也要

遭到她的「白眼」，因此想氣一氣她，藉以分散梅對其的感情。所

以早就在梅面前竭力宣揚孟小冬如何如何才貌出眾，色藝雙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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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女中丈夫。齊如山認為只有孟小冬過門後，才能「打敗」福芝

芳，為王氏夫人和一些摯友出一口氣。同時，福也對馮耿光懷有

不滿情緒，原因是梅家的財政大權，現在由他在控制著。

馮時任中國銀行總裁，因見梅老實厚道，不善理財，故替梅在中

國銀行以最高利息，辦了「特殊儲戶」手續，如遇大的開銷支出，

必須經馮的參謀核准。福芝芳為此感到不是滋味，時有怨言，並

經常對丈夫不斷訴說，梅則認為為人不能忘本，常勸慰她說：「我

們要是沒有馮六爺，焉有今日。」福芝芳見丈夫如此軟弱，雖恨

鐵不成鋼，但也無可奈何，可是這股怨氣，常向外人發洩。這樣

一來，對於馮的包攬把持，也有許多人說了不滿意的話，一來二

去，日子長了，難免傳到馮氏夫婦耳朵裡，馮聽後非常生氣，馮

的夫人施碧頎更對丈夫說：「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她

要丈夫從此甩手不要再管，免受閒氣。但馮考慮到梅蘭芳為人忠

厚，應該顧全大局，豈可與婦道人家一般見識，只好裝作不知，

不管別人怎麼去說，還是一切照舊，從此馮福面和心不和。

這時馮六爺見一些朋友不斷地要求促成梅孟百年之好，也就不

再阻撓，同意了這樁婚姻，並正式委託齊如山、李釋戡二位做大

媒。馮說：「就請你們馬上去徵求梅孟的意見，讓他們拿個主意，

選個好日子，把事兒趕快辦了吧！若是成功，真可算是天作之合

了。」

梅一聽自然高興，因為已和孟在堂會上幾次同台，配合默契，在

心底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特別認為孟小冬是位難得的坤老生人

才，又是個漂亮而不失靈氣的女孩子，日後前途無量，將來必定

是鬚生行的中流砥柱。若能與之結合，台上扮著夫妻，台下也

是夫妻，夫婦同唱，何等美好！不過他擔心若把孟小冬直接娶

進門，雖然無量大人胡同的住房不成問題，但福氏能容忍嗎？

如果現在去和她商量，肯定不會一帆風順，這便如何是好？李釋

戡見梅蘭芳為難，幫他出了個主意：「不如暫時到外面先找處房



133

子，金屋藏嬌，給她來個『先斬後奏』，以後慢慢看情況再見機而

行。」梅聽了這話點頭微笑，表示贊同。

而孟小冬那頭，見齊、李二位老先生笑嘻嘻地駕到，不等他們說

明，也猜了個八九，心裡想著，嘴上忙問：「二老大駕光臨，必

有重要事情？」「當然是大喜事嘍！」齊老先開了口，接著就說：

「馮六爺邀我們二人替畹華做個大媒，讓孟小姐和梅先生結為秦

晉之好，也是梨園一段佳話，我們討杯喜酒喝！不知小冬姑娘有

何想法？」孟小冬聽了媒人的話，一顆芳心勃然而動。她想：「梅

蘭芳」三個字，全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社會上不知有多少千

金小姐、名媛貴婦暗戀於他而求之不得。我不過一個黃毛丫頭，

能和他在堂會上多次同台演出，已感到萬分幸運。眼前居然有兩

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充當大媒人，正式上門提親，不覺為之心動。

果能與梅大師走到一起，朝夕相伴，同台演戲，在藝術上對我必

定會大有幫助。但她知道梅已是有了兩房妻室的人，不禁感到為

難。於是她對兩位媒人說：「既是婚姻大事，必須稟明雙親。請

二老稍坐待茶！」孟小冬去至東廂房將孟五爺老夫妻請過來，和

齊、李一同敘話。

孟五爺開門見山：「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感謝二位大媒人！小

冬能嫁梅老闆，是她有造化。不過蘭芳已有兩房夫人，孟小冬過

去，如何安排？若做偏房，我們老孟家還須商量商量。」齊如山

說：「請五爺放心！小冬和畹華結合絕不會有苦吃！第一，王氏

夫人病體沉重，已在天津療養，家裡實際只有一房；第二，婚後

先選擇新房分居另過，暫不在一起生活，不會有矛盾；第三，畹

華自幼是兼祧（舊時一個男子兼做兩房或兩家的繼承人）兩頭，

大伯梅雨田膝下無兒，孟五爺是知道的。小冬過去，也是正室（暗

含『兩頭大』），並非偏房。」孟五爺聽了很高興：「那就好！還有

一事，要向二位說明，小冬自幼寫給親戚仇月祥為徒，人身依附，

契約尚存，也須有個了斷才好。」齊如山說：「這好解決，我回去

和馮六爺商量一下，再告訴五爺！」說完便和李釋戡起身告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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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小冬送出大門時，又向齊、李二老提出：「我想去天津一趟，

探望王明華夫人，未知可否？」齊如山馬上就說：「有何不可！幾

時去？我願奉陪！」說完告別離去。

兩天後的一個中午，趁吃午飯時，孟鴻群老夫婦倆取出三千塊

錢，遞到孟小冬師傅仇月祥面前，說：「這是馮耿光昨天讓人送

過來的，我是借花獻佛。小冬將要出嫁，這點錢算是補償，從此

結束師徒契約。」同時，孟五爺又將八歲的四姑娘銀子叫到身邊，

鄭重地向仇表達：「感激她姨夫對小冬十年來的培養，使她有了

不少長進。由於我的病體一時難以痊癒，今把銀子再託給老哥，

望能收留！」仇月祥長長地歎了口氣，說道：「我們兩家情誼深厚，

還能說什麼呢？不過，小冬出嫁後，我留在北京也就沒有什麼意

思了。我想我還是回上海，銀子我就帶著！這孩子已經懂事，胖

乎乎挺逗人喜歡。還是讓她像姐姐一樣，學老生！就怕我這副老

骨頭不中用了！等銀子大點起來，以後就讓小冬教她吧。」

本來仇月祥對梅孟這樁婚姻是持反對態度的，因為此時的孟小

冬，正如樹可搖錢，盆可聚寶，一結婚，戲肯定就不會唱了，眼

看著大把的雪花銀到不了手，如何捨得？怎奈孟小冬本人像吃了

秤砣鐵了心，而且孟五爺老夫婦倆也已同意，事情也就只好如此

了。

現在孟小冬這邊婚前的障礙已經掃清，齊如山把孟小冬提出要去

天津探望王氏夫人的想法告訴了梅蘭芳，梅表示同意，並且主張

要一起去。因為當初娶福芝芳時，也是預先徵得王氏的同意才進

門的。這次要娶孟小冬，想到這位結髮妻孤零零躺在醫院的病床

上，怎能忍心瞞著她。孟小冬主動提出前去探望，正合他心意。

一九二六年農曆十月中旬的北京，已是深秋了，秋風瑟瑟，秋葉

飄零。梅蘭芳、孟小冬在兩位摯友大媒人齊如山、李釋戡的陪同

下，一行四人坐著自家的白色小轎車向天津飛快地行駛著。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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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好久了，梅蘭芳關心地問孟小冬：「妳師傅那邊都已解決好

了嗎？孟小冬回：「解決好了，就是心裡不太高興。」梅蘭芳說：

「妳師傅是位好園丁，精心培育出妳這樣出色的人才，確實是不

容易。現如今有誰能望妳項背呀！」孟說：「師傅怕我今後不唱

戲了，說怪可惜的！」齊如山聽後插話：「要結婚就得有犧牲。福

夫人以前在城南遊藝園唱青衣也是頭牌。婚後生兒育女，料理家

務，也就顧不上再登台了。妳師傅把妳當作搖錢樹，他怎麼捨得

妳不唱戲。」

孟小冬聽了緊皺眉頭，沉默不語，好似頭頂上澆了一盆涼水。心

裡想，女子為什麼結了婚就不能再唱戲？我能不能是個例外？孟

小冬腦子裡還在盤算著這件事，車子已經剎車停下。司機老崔熟

門熟路，去年也是他開車送王夫人來這裡的。

孟小冬等人走下車子，見車停靠在一家醫院門口。這是日本人在

天津開設的，名叫「井上醫院」，規模不十分大，王氏夫人病房在

二樓，緊靠西側一頭。這天整個樓道裡靜靜的，人也不多。老崔

拎著營養補品走在前面帶路，梅蘭芳指著一間朝南的病房說：「就

是那間！」

王氏夫人午睡後正倚靠在病床上吃著護士削好的生梨，梅蘭芳第

一個進門，急步走到床前：「明華！」王氏夫人抬頭不由一怔，見

來人中有位漂亮的姑娘，清秀文雅，細長的身材，艷光四射，楚

楚動人，但卻不認識，其他幾位都是認識的。梅蘭芳向夫人介紹：

「她就是孟小冬！」這時孟小冬也上前點頭見禮，一時卻不知如

何稱呼，本想叫聲「姐姐」，但怕王氏夫人見怪，只得改口：「妳

好！」「好，好！」王氏夫人也高興地連聲回答，接著就說：「妳

就是小冬啊？百聞不如一見！天津這裡常有人說起『孟小冬』，以

前在天津也唱過，現在是北京最走紅的鬚生。聽說還和畹華唱過

幾次堂會。報上都說孟小姐與梅老闆是絕代雙驕，珠聯璧合。真

感謝妳來看我！」

錯
愛
的
絕
世
情
緣‧

梅
孟
結
合



136

閱
讀
經
典
女
人

孟
小
冬

孟小冬說：「都是梅先生捧我，我哪兒行！」王氏回：「怎麼不行？

說話真討人喜歡！我才不行了！肺病進入第三期，已沒有生存的

希望了。就是有一條，我『走』後，畹華交給福二不放心！我眼也

不會閉！」齊如山知道王氏夫人素來是不喜歡福芝芳的，現在聽

王氏如此說，認為正是時候，忙上前說：「你看孟小姐怎樣？如

果畹華交給小冬，你放心不？」王氏夫人又看了看孟小冬，然後

說：「放心！孟小姐年紀這麼輕，戲又唱得好，正好在舞台上可

以配對合作。我願將正室讓給小冬，絕不能把福二扶正！」她接

著問孟小冬：「孟小姐以後總歸要嫁人的，如果同意，我願為你

們做大媒！」還未等孟小冬回答，王氏夫人將左手上戴的戒指取

下，戴到了孟小冬的左手無名指上。並說：「就算是妳們的訂婚

聘禮！恨的是不能參加你們的婚禮了！」眾人一見，拍手稱好。

孟小冬心中頓生感激，一陣心酸，本想說幾句感謝之辭，卻一時

不知說什麼好，兩人抱在了一起。

這就是當時在梨園界常被談論的話題：「梅孟結合，已是意中的

事，不足為奇，最奇的是這場親事的媒人不是別人，偏偏是梅郎

的原配夫人梅大奶奶。」王氏夫人為了支持梅的事業，維持這個

大家庭的運轉，面對這檔子事，心中雖有無限的怨恨，但又不得

不一次次地作出忍讓，表面上還要做得漂漂亮亮。所以後來人們

都說她是個苦命的人，是一位忍辱負重、善良溫順的女性。

梅孟這場愛情，經過雙方的努力，友人的鼎力撮合，已是水到渠

成，婚前的道路鋪平了，終於有了一個完滿的結局。

經過幾次醞釀，良辰吉日訂在一九二七年春節過後的農曆正月

二十四日，洞房花燭就設在東城東四牌樓九條三十五號馮總裁

的公館裡。梅孟觀念均是新潮，頭腦裡沒有封建意識，什麼生辰

八字，瞎子算命，一切全免。由於對外保密，大喜之日沒有花轎

迎娶，更無吹吹打打，只有一批梅黨和至親前來賀喜。穿慣了戲

裝的孟小冬，今天做新娘了，另有一番打扮，簡直漂亮透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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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件棗紅色的緞旗袍，外罩獐絨坎肩，頭戴一頂貂皮帽，面孔

白皙透紅，晶瑩剔透，雙目炯炯有神，顯出高貴典雅的氣質。梅

蘭芳近日謝絕外面一切應酬，忙著做新郎，他的穿戴仍如往常一

般，頭上一頂銀灰禮帽，身上裹著一件厚厚的灰呢大衣，卻是滿

面春風，喜形於色。

今天的證婚人當然是梅的最好摯友馮總裁，比孟小冬小一歲、總

裁的小姨子權當孟小冬的伴娘。馮總舉杯祝願一對新人：「互相

體愛，兩心相映。」齊如山說：「今晚梅孟結成伉儷，良辰美景，

賞心樂事，莫要空負大好時光。」眾賓客齊聲：「對、對、對！」

這時又有人提出要新娘新郎合唱《游龍戲鳳》，鬧了半天，孟小

冬也不肯唱，新郎對新娘說：「小冬，我們就唱幾句『流水』吧！

『月兒彎彎……』妳先唱！」孟小冬說：「不行，不行！今天我腦

子裡一片空白，一句詞也想不起來！」眾人還是堅持一定要唱，

否則今晚不准進洞房。最後還是那位夜壺張三出來打圓場：「這

齣戲就請新娘唱最後一句，就算結束，大家看怎麼樣？」眾人鼓

掌表示同意。誰知孟小冬更加不肯唱了，弄得新郎也不好意思，

說：「今天大喜日子，不能掃大家的興！」孟小冬對大家說：「那

就請新郎反串替我唱這句！」眾人不允，說：「這句唱，一定要聽

正宗余派的味兒！」梅蘭芳不服氣地說：「余派腔多了我不敢唱，

一句還能湊合！」於是潤潤嗓子，引吭高歌：「游龍落在鳳巢中

啊……！」眾人聽了一齊拍手叫好！一齊擁上，捧月似的把梅孟

二人送入洞房。

花燭之夜，紅羅帳中，鸞鳳和鳴，鴛鴦交頸。梅孟二人少不得山

盟海誓，說了些願白頭偕老，終身無悔，永不變心之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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